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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鹦哥岭分局生态保护科负责
人米红旭，已在雨林中工作10年，主要从事科研监测工作。经
过米红旭和他所在团队多年的监测与调查，鹦哥岭的物种记录
不断被刷新。积累了大量素材后，米红旭又开始尝试将自己拍
摄的素材做成短视频，以科普的手段推进雨林保护工作。

不期而遇 | 为躲台风撞见海南疣螈

科研工作有一个环节是取样，科研人员在热带雨林里设置许
多50米×50米的样方，定期记录样方中物种的生长数据，以此估
算整个热带雨林的生物生长状况。

米红旭回忆，他从东北林业大学毕业后来海南工作，抵达琼
中黎族苗族自治县什运乡，干的第一件事就是调查记录3个样方
的树种、树高、树胸径。“样方内每一株胸径超过5厘米的树，我们
都测量并记录数据。”

除了设置样方，米红旭和同事还在鹦哥岭片区划出许多公里
网格，于每个公里网格中安装一台红外线相机，采集信息用于分
析监测对象的行动轨迹。他们曾通过这种方式调查海南特有种、
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海南山鹧鸪的分布情况。

科研工作比较枯燥，而那些“意外的邂逅”就像是一剂调味
料。2018年夏天，米红旭和同事们为了躲避台风，走入鹦哥岭片
区的一个无名山谷，在一个季节性水潭里看到了海南独有的濒危
物种——海南疣螈。这次“误打误撞”的动物监测经历，让米红旭
感到十分欣喜。

一次跨界 | 在雨林中“负重”前行

入职后不久，米红旭向单位申请购买一台单反相机。
“科研监测，不仅要拍清楚动植物的形态，还要展示它们的生存环

境。”米红旭兴致勃勃地展示自己给相机搭配的不同镜头：拍摄昆虫、
两栖动物用微距镜头，拍摄环境用广角镜头，拍摄鸟类用长焦镜头
……

他说，拍动物有一定的技巧。比如蜻蜓、蝴蝶一般飞一阵停一
阵，只要拍摄者不乱动，它们甚至会飞到人的头上，落到人的手上，
这时把握住时机就能拍到好照片。

长期在雨林中拍动物，米红旭摸清了许多动物的脾气，如今他
遇到毒蛇一般不跑，而是下意识地摁下快门。“我了解很多蛇的个
性，竹叶青不喜欢动，只要保持安全距离，就能拍到精彩的照片，银
环蛇动作快，最好用长焦镜头拍，离它稍远一些。”

就这样拍着拍着，米红旭积累了大量素材，他联合其他专家先后
出版了《海南鹦哥岭鸟类图鉴》《海南鹦哥岭两栖及爬行动物图鉴》等
书籍。2018年、2019年，《雨林归来》《秘境寻踪·雨林》两部呈现海南
热带雨林生态影像的微纪录片相继问世，米红旭在摄制组中担任摄
像。每次去户外拍摄，他和其他团队成员都得背50斤到60斤重的生
活物资和拍摄器材，经常为了躲避暴雨，在山林里东跑西藏。

经常在热带雨林中穿行，受点小伤是常有的事。米红旭回忆，他
曾被山蚂蝗咬得裤管里都是血迹，被蚊虫叮咬出难以消除的疤痕。

“尽管工作十分辛苦，但我乐在其中。”他调侃称自己的工作状态为
“游山玩水，自得其乐，开心多于狼狈”。

海南省林业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处副处长周润邦是一位探索雨林、热爱
雨林的“80后”。这位非科班出身的热带雨林爱好者，经常走进深山，开展
生物监测研究工作，在海南岛发现了两个新物种——周氏睑虎和中华睑
虎。其中，周氏睑虎是海南岛上首个由中国人独立发现的睑虎属物种。

发现新种那一刻 | 心提到了嗓子眼

从记事开始，周润邦对动物就有着天然的热情和喜爱。他从小观
察壁虎，捕捉昆虫，摆弄各种动物……母亲开玩笑说：“除了猪以外，他
什么都养过。”

他与雨林的缘分，仿佛是命中注定的。2003年，一纸录取通知书
把他从江南水乡送到了海南岛。在海南热带雨林里，周润邦找到了值
得倾注一生精力去研究的课题——雨林生物。几年后，他走遍了海南
的山水，几乎和各类野生动物都打了个照面。海南岛上常见的野生动
物有何特征、栖息在哪里，他了然于心。

2015年仲夏，一个雨后的夜晚，周润邦又一次漫步在中部山区，在手
电筒“开辟”出来的两三平方米的可视范围内，他观察着在树上结网的棒络
新妇蛛、踽踽独行的马陆，还有领着幼崽觅食的土元。忽然，手电筒的光扫
到一只形似壁虎的动物，“那一瞬间我热血沸腾，心提到了嗓子眼。”

基于多年研究野生动物的经验，周润邦一眼就看出这是一只非同寻
常的睑虎。“它不像海南睑虎那样通体黑色、背带双杠，也不像霸王岭睑
虎那样通体偏黄、背带三杠、尾环相间。”周润邦细细观察眼前的小家伙，
发现它的身体呈淡紫色，虽然也背带三条杠，但杠明显更宽。最重要的
是，它的尾环比海南睑虎多，又比霸王岭睑虎少。

“一种从未有过的喜悦涌上心头。”周润邦隐约感到自己邂逅了一
个新物种。但单从形态上判断还不够，于是，他查阅了大量资料、请教
权威专家，并请专业团队采集、鉴定睑虎基因序列，最终确定这是一个
在海南岛上“隐居”了上万年的古老新物种。

这一发现，填补了霸王岭睑虎和海南睑虎之间衔接的一块重要
“拼图”，周润邦为其命名——周氏睑虎。

经常“扎”进雨林 | 留下一身伤疤

明亮圆凸的眼睛，短小灵活的爪子，褐色表皮上规则分布着4条金色
横纹……2019年4月，周润邦又与一个睑虎属新种不期而遇。经研究比
对，发现其差异已达种级，确定为新种。这次，他以“中华睑虎”为其命名。

周润邦两次在海南岛上发现睑虎属新种，一次以家族姓氏命名，
一次以民族之源命名，把自己的家国情怀融入雨林中。“尽管海南岛上
不断有新物种被发现，但仍然有很多物种鲜为人知。可以说，热带雨
林就像倒映在大海里的银河，神秘而令人惊艳。”他说。

虽然目前在机关工作，但周润邦一有时间就“扎”进雨林里。海南
日报记者采访他时，他的小腿上有一道伤口尚未愈合，他告诉记者，这
是几天前到俄贤岭探路时留下的。“上山途中突降暴雨，我脚底一滑，
摔倒磕到了石头，手被带刺的藤蔓划出几道口子，倒地之后，泥浆灌
进耳朵里，引发了中耳炎。”说起自己受伤的过程，周润邦神情淡然，
还笑着用“挺好玩”来形容。

经常在雨林中行走，周润邦身上留下了许多大大小小的伤疤。
除了克服身体上的不适，有时他还要面对内心的恐惧。

深山老林，云雾笼罩，野兽出没，蛇虫侵扰。“怕，但心里有
梦，眼里有光，即使在黑夜里我也能找到方向。”周润邦说，因
为热爱，他把艰辛看作是人生必修课。

在周润邦的家里，挂着一幅海南省森林资源分布图，每在
一处发现睑虎他就在地图上画个圈。如今，地图上已有42个
圈。他说：“相信随着雨林保护工作的不断推进，地图上的圈
会越来越多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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米红旭（左）在观鸟。海南日报记者 宋国强 摄

周润邦在雨林中穿行。受访者供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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周润邦制作的睑虎标本。海南日报记者 袁琛 摄


